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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抬着担架去支前父亲抬着担架去支前
尹英娥

杨捷烈士的家人杨捷烈士的家人杨捷烈士的家人，，，你们在哪你们在哪你们在哪？？？
杨静然 孙福军

那时正值解放战争时期，
我的家乡南皮已经解放，解放
军正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南挺
进。我们村组织了支前担架
队，支援解放军挺进前线。

按照规定，担架队员年龄
不能超过 40岁。那时，我的二
哥年纪还小，父亲已年近 50
岁，大哥年龄合适却刚刚大病
初愈。父亲爱子心切，便毅然
决定自己参加担架队，成了担
架队年龄最长的一员。

父亲所在的担架队负责配
合文工团运送物资，团里有男
有女、有老有少，有的团员才
刚刚 10多岁，是刚走出校门的
学生。他们紧跟前线作战部
队，冒着枪林弹雨，在作战间
隙，用文艺节目鼓舞解放军将
士的斗志。

文工团常常夜间行军、白
天演出，跋山涉水，一路坎
坷。那些年轻的文工团战士，
背着道具箱，肩膀磨破了皮，
脚上磨起了血泡，仍艰难前
行。父亲对担架队的队员们
说：“文工团是为了咱老百姓才
上前线的，就像咱们的亲人，
咱们把他们的物资行李抬着，
道具也都抬着，能多分担一点
是一点。有走不动的、受伤的
团员咱也抬着，让他们攒足了
劲，好为前线打仗的战士演出
加油。”

担架队员个个都是身强力
壮、心眼实诚的庄稼汉。他们
商量好了，抢过战士们肩上的
箱子、道具，一下子减轻了文
工团战士的负担，行进速度加
快了不少。

转眼到了初冬，人们都穿
上了棉衣。一天，行军队伍遇
到一条河，河面已经结了一层
薄薄的冰，天上还飘着雪花。
没有桥、没有船，只能蹚水过
河。河水很深，男人们过河

时，衣服都湿透了。
几个十几岁的文工团女孩

子正要跟着下水，父亲赶忙拦
住，说：“小同志们，今天天气
太冷了，如果你们穿着棉衣过
河，湿透了又没有可以换的棉
衣，会冻病的。按年龄我比你
们大好多，我的女儿也比你们
大，说句话你们不要见外，我
用担架遮着，你们先把棉衣脱
下来。我们把你们抬过河，到
对岸你们再把湿的单衣服脱下
来，换上棉衣，就不会冷了，
也不容易冻病。”几个年龄大的
女战士不好意思脱棉衣，坚持
蹚水过河，真的都冻病了；而
听话的小战士换衣服过河，个
个安然无恙。她们非常感谢父
亲的提醒，父亲对她们说：“其
实你们就像我的孩子，你们还
年轻，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一定要有个结结实实的身体。”

国民党军队在前面跑，解
放军在后面追，前进的速度非
常快。父亲他们的担架队走到
一座山脚下，隐约看到一个小
村庄，村子很小，只有几十户
人家，家家锁门闭户，村里看
不到人。

好不容易敲开一家大门，
家中却只有两位老人，父亲他
们说明情况，两位老人才很不
情愿地让他们住下。队员们放
下担架，有的帮着挑水，有的
扫院子。这时父亲听到老头儿
悄悄对老太太说：“你要管住
嘴，不要多说少道。你不记得
那边 （国民党） 一个大官说，
共产党把大闺女小媳妇都抢
去。你要说漏嘴，把女儿、媳
妇藏的地方说出去，那就坏
了。”听到这些，正在忙碌的父
亲放下手中的扫把，和颜悦色
地对两位老人说：“老哥，你说
的这都是国民党造的谣，在我
们的家乡河北，都已经解放

了，农民分了地，妇女和男人
一样，人人有份，都高兴得合
不拢嘴。共产党是为咱们穷人
打天下的。”两位老人半信半疑
地盯着父亲。

父亲继续说：“你也看到
了，我们一道的女战士和男人
一样，抛家舍业、出生入死
的，都是为了解放全中国。她
们都是解放脚 （把妇女不缠足
的叫解放脚）。不像你们这里的
女人还是小脚。要是真把你们
这里的女人抢去，还得抬着她
们走，能行军打仗吗？我们不
是自找麻烦吗？请老哥、大嫂
放心，不要相信这些谣言。你
看我们这些抬担架的，和你们
一样，都是庄稼人，是来支援
部队的。”

老太太听了，想了想说：
“是呀，前些日子，是有些扛枪
的年轻人，穿的衣服像你们这
个队伍的，说话和气，也是给
俺们扫院子、挑水，哪像坏人
呢？你们这些抬担架的人也这
么好，和他们一样。那我就叫
女儿她们别在深山里藏着啦，
回家来！”

父亲的担架队一直行进到
大别山脚下，用了近 11个月的
时间，把这支文工团送到了下
一站，圆满完成了任务。担架
队员返回老家，全村人都欢天
喜地庆贺家人平安归来。

父亲离开我们近 40 年了，
国家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如今，我们的国家越来越
强大，我想，如果父亲以及那
些为民族解放而斗争、奉献过
的先辈们，看到今天人们的生
活越来越幸福，一定会倍感欣
慰的。

我的读书生涯，从小学一年级到
三年级就开始了，当然都是小人儿
书，学名叫连环画。真正的读书，是
在小学四年级。

自以为认了几个字，就不知天高
地厚，居然在学校的小图书室里借来
鲁迅的《呐喊》《彷徨》，还有苏联作
家高尔基的《童年》《母亲》来读。
这些书天天抱着读，全凭一本《新华
字典》。鲁迅先生的小说，读得懵懵
懂懂，高尔基的小说就读得更困难，
因为字都是繁体的，名字也记不住。
不过，我有自己的办法，就是书中的
名字只记自己认为好记的那三个字。
比如马克西姆·高尔基，我只记高尔
基，这样读起来就顺当多了。

从小学四年级到五年级，我利用
课余、假期时间，陆续读了薄薄厚厚
的文学书籍30多本。

同学不知从哪里借来了一本马烽
的《刘胡兰传》，我为了先睹为快，
就邀请他来我们家，在院子里的枣树
上摘了一书包的大红枣给他。我的物
质诱惑暂时打败了他的精神需求，他
同意我先读一天。于是，我在一个星
期天的早上开始阅读这部 30多万字
的书，中午饭也是手捧书本在读。心
里有一种危机感，总怕到时读不完这
本厚厚的小说。直到几天后的一个深
夜，我总算把这部小说读完了。暗自
高兴，眼睛却突然朦胧起来，模模糊
糊看不清，脑子里都是少年英雄刘胡
兰的动人故事。这也是我的读书生涯
中读得最快的一本书。

高考落榜后，我非常郁闷。正无
所事事、对前途迷茫的时候，村里一
位中学校长找到我家，说一位女老师
告了产假，想让我替她代课。我犹豫
不决，父亲急得向我直瞪眼睛。校长
笑着说：“你不是喜欢看书吗？”说
着，在裤兜里掏出一把钥匙递给我，
说这是图书室的钥匙，就由我保管
了。当我把那把钥匙拿在手里，没有
想到这是一把神奇的钥匙，它不仅给
我打开了一扇通向世界的大门，也开
启了我当作家的美丽梦想。

在那间布满灰尘的图书室里，我
接触到许多书，还有一捆捆过期的文
学杂志。我坐在那儿，像极了刘姥姥
进大观园，居然不知先读哪本书好
了。忽然灵机一动，想到小孩子吃东
西先捡大的挑，我也是这样。杂志有
《人民文学》《河北文学》《俱乐部》
《晋阳文艺》等数十种。那我就捡名
头大的读。于是拿起一本本《人民文
学》，就读到了王蒙、刘心武、张承
志……我被他们讲故事
的才华倾倒，为他们的
语言艺术感到震撼。没
有想到的是，多少年后
我的作品也会发表在
《河北文学》（现更名
《当代人》）杂志，以
及另一家河北省级文艺
刊物《俱乐部》的杂志

上。
代课的时间很短暂，我又和村里

人承包了 300亩梨园。在梨园劳动的
日子很累，每天要给梨树剪枝、浇
水、施肥、打药、疏花、疏果、采
摘、包装等，但再累也没有累垮我。
身材单薄不到百斤的我，能扛起比我
重几十斤的装满梨的荆条筐。肩膀上
压出了血痕，但我咬牙坚持。

不太忙的时候，我就爬到梨树杈
上，在梨香四溢的空气中，掏出随身带
着的散文集读了起来。那一刻，什么苦
和累，什么落榜的郁闷、前途的渺茫，
都抛到了九霄云外。那段日子，我一边
劳动，一边读书，还一边写作。在大家
的鼓励下，我写了一篇小说《葡萄架
下》，发表在了 1983年 11月 23日的
《沧州日报》上。作品发表后，还引起
一阵小小的轰动。

有书相伴，快乐无限。有一年因
腿伤不能下床，我便有了大把的时间
由自己支配，我就让家里人在书橱里
找来平常没有读或者只读了一部分就
放下的中外长篇小说：《醒世姻缘
传》《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等。
我想，人身体生病或者受伤都能治
愈，但脑子生锈是很难打磨出来的。
那段时光，我就像一只饿极了的蚊
子，使劲地吸书本的血。我一边读
书，一边沉下心来写作，人在床上读
与写，样刊样报八方来。这些也为我
的梦想之树输送了养分。

许多年过去，大量的阅读使我
早已经走出小村，成为一名公务
员。工作之余，依然以读书、写作
为乐。每每打开一本书，就仿佛和
作者谈心，和书中的人物交流。书
籍是我的老师，在她的影响下，我
有近千篇散文发表在 《中华文学》
《散文百家》《当代人》《中国铁路文
艺》《澳华文学》等国内外 200余家
报刊上。或获奖，或被收录各种选
集。由文学大师王蒙先生题写书名
的散文集出版，是我的读写生活中
结出的一枚小小的果实。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喜欢读
书无疑给我坎坷的人生带来了希望。
读书，也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重
要部分。随着年龄的增长，读书写作
依然会伴我走向灿烂的“夕阳”。王
蒙先生说学习是他的骨头；我套用一
下老人家的话说：读书是我的骨头。
读书使我醒脑，读书让我补充精神之
钙。或许有人问：读书有什么用？我
说：读书可能无用，但无用之用或许
就是最大的有用吧！

文武全才 治军有方

河间市曙光西路路南，冀中烈
士陵园内松柏苍翠，青葱的草坪如
铺绿毡，团团紧簇的花朵争奇斗
艳。翠柏护卫着烈士碑墓，把陵园
装点得庄严肃穆。

杨捷烈士的墓就在革命烈士纪
念馆的东南侧，墓地不高，但没有
一根杂草。墓碑上面刻着“杨捷烈
士之墓”。

于金盼说，杨捷是牺牲在河间
的抗日英雄，他的抗日事迹在河间
大地上广为流传。

“杨捷，原名杨恒泰，1917年
生于山西省永济县郭家庄。高中毕
业后便投身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随着他的讲述，杨捷烈士的
形象也逐渐清晰起来。

1937年“七七事变”后，杨捷
来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1939年 2
月，随同彭德怀副总司令赴冀南。
时值日军大举“扫荡”，于是便留
在了冀中军区。这一年的夏天，他
任中共河间县委常委兼军事部长、
县大队政委。

于金盼说，杨捷政委文武全
才，治军有方。他经常组织战士们
学习《论持久战》等毛泽东著作，
和县委领导、县大队长共同研究如
何建设好部队。他亲自动手编印
《军事训练大纲》，组织训练，结合
实战及时总结经验，打一仗前进一
步，不断提高部队战斗力。多次出
色地执行锄奸等任务，打出了河间
县大队的声望。

杨捷是一个临危不惧、善于谋
略、指挥果断的优秀指挥员。在敌
强我弱、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他率
领县大队与敌周旋，神出鬼没，克
敌制胜，在战斗实践中总结了丰富
的武装斗争经验。

带队发展抗日武装

1940 年，县大队在平大公路
伏击二十里铺据点的敌人，击伤 7
人，俘获 12 人；任河大战斗中，
县大队积极配合分区作战，先后
攻克三十里铺、米各庄、留古
寺、半截河、桂庄、郭屯等 7个敌
人据点，粉碎了敌人的碉堡封
锁 ， 打 击 了 敌 人 的 嚣 张 气 焰 。
1941年 4至 10月，河间县委和抗
日民主政府发动了两次全县范围
的破袭战。群众在县大队的掩护
下，将河间至任丘、献县、沧
县、束城公路上的电线割断，在
公路上挖沟埋雷。在这场破袭战
中，杨捷周密部署，巧妙指挥，
使抗日军民无一伤亡。

1941年春，杨捷指挥县大队及
区小队连续出击10余次，歼敌百余
人，打击了米各庄、兴村等敌人据
点，使敌人大为震惊。河间的县区
武装广泛出击，对敌人形成很大威
胁，日军采取分进合击、长途奔袭
等战术，妄图围歼抗日武装，而杨
捷也适时改变战术，巧妙地与敌周
旋，多次率部冲出重围，寻找战
机，痛击敌人。

1942 年春节前夕，县委、县
政府及县大队转移到宁家庄。2月

15日 （农历正月初一） 拂晓，派
出的侦察员陆续回来报告敌情：
四面据点之敌出动，向宁家庄快
速扑来。杨捷带队掩护县委、县
政府人员向东北迅速转移。行至
王庄村东时与西来之敌遭遇，他
马上命一个班阻击敌人，自己率
县大队主力掩护县委、县政府人
员继续向东北方向突围。县委、
县政府机关人员安全突出重围，
无一人伤亡。

盼为烈士找到家人

在杨捷的领导之下，河间县抗
日武装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地发展
壮大起来。

1939年，120师来到河间，县
大队积极配合 120师歼敌。齐会战
斗后，120师整军扩编，杨捷毫不
犹豫地将二中队拨给了 120师。同
年 12月，一中队到军分区参加训
练，军分区需建地区队，他又将一
中队拨给军分区。

1942年 5月，日军发动“五一
大扫荡”后，冀中形势恶化，县
区武装划整为零，独立作战。10
月，杨捷带县大队部分人员驻在
左庄村，适逢军分区代司令员孔
庆同来河间传达冀中八地委白洋
淀会议精神，二人谈至深夜。第
二天拂晓，千余敌军突然包围了
左庄。杨捷听到枪声，率队向村
西突围，在左庄、赤塔之间的交
通沟内与敌遭遇。他一看西出无
望，指挥部队出沟向南冲，不幸
在东诗经村、左庄道沟又遇敌

人。杨捷带队避开敌人再次强行
向南突围，行至东诗经村、半截
河之间，又被敌人截住。这时，
敌人已经形成了四面合围之势，
且包围圈越来越小。他冷静判断
后，率突击队开路冲击。当冲至
冯国璋坟茔东北时，杨捷不幸中
弹捐躯，时年 26岁。他的牺牲令
军民万分痛惜。

于金盼说，新中国成立后，河
间市政府在烈士陵园为杨捷烈士修
墓立碑，年年都组织人员来这里扫
墓，祭奠英烈。每年清明节，烈士
们的家人也都从四面八方来这里扫
墓。但是，在此安葬的 500多名英
烈，无论是河间的还是全国各地
的，每年都有亲人来祭奠，唯有杨
捷烈士没有。这些年，烈士陵园也
曾试图寻找杨捷烈士的亲人，但都
没有结果。

“希望通过媒体的宣传，能早
日找到烈士的家人。也许他们也已
经找寻了多年。”他说。

如果您知道杨捷烈士的亲人或
其他信息，请告诉我们或直接联系
于金盼，电话：13932769580。

“每年国庆节，我都会不禁回想
起一件倍感骄傲的事。63年前，我曾
经有幸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
周年庆典活动，成为‘红领巾’方阵
中的一员。”9月 16日，任丘市七旬
老人宋胜利，自豪地向记者讲述起自
己那段难忘的经历。

1959年，由于父母工作的原因，
宋胜利在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小学读
五年级。当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
将要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周
年大型庆典，宋胜利于 9月和同学们
幸运入选“红领巾”方阵。为了让学
生们在庆典中呈现出最好的状态，学
校每天下午抽出一节课，对学生进行
军事化集训。宋胜利说，他永远也忘
不了老师说的话。老师说，这是一项
光荣而艰巨的政治任务，届时，整个
方阵必须要像钉子一样钉在天安门广
场，决不允许多做一个小动作。还要
目不转睛地看着指挥员，按照指挥员
的哨令和旗语随时变换和摇摆手中的
花束和气球，以变换方阵组成的大型
图案和标语。

10月1日当天，宋胜利既兴奋又
紧张。天安门广场整个场景由多个方
阵组成，各个方阵必须要在国庆大典
开始之前依次进入指定场地。宋胜利
所在的方阵在天安门城楼与人民英雄
纪念碑中心偏右的地方。他们 9时前
列队入场，各自认定了自己的站位之
后，便原地待命。10时整，国庆大典
正式开始，三军仪仗队及工业、农

业、科技、文化等各领域的队伍、车
辆，从长安街由西向东依次通过天安
门广场接受检阅。宋胜利和同学们也
开始在指挥员的旗语和哨令指挥下时
而高举气球，时而挥动花束，时而把
气球、花束掩藏在身后，立正直视前
方。

典礼结束后，一声令下，各方阵
同时放飞了气球，为广场上空增添了
一道靓丽壮观的风景。与此同时，人
们挥舞着花束，如同一股巨流涌向天
安门，向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周
恩来、朱德等国家领导人及观礼台的
各界人士致意。“毛主席万岁”“中国
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
岁”的口号声响彻云霄……

典礼完毕回到家时，已到 13
时。母亲为宋胜利准备了一顿丰盛的
午餐。饭后，父亲送了他一件珍贵的
礼物——工作单位奖给先进工作者的
一支“英雄金笔”。

用这支笔，宋胜利递交了小学升初
中的答卷。参加工作后，他又用这支笔
写出了无数文章，登上了《人民日报》
《人民政协报》《人民公安报》《中国石
油报》《河北日报》《燕赵都市报》《沧
州日报》等，并有数十篇作品在省、市
获奖，成了任丘小有名气的一个文人。
如今，宋胜利虽已年过七旬，却依然笔
耕不辍，为越来越富强的祖国母亲讴
歌，为日新月异的新时代呐喊。他说，
马上又要国庆节了，衷心希望祖国繁荣
昌盛、国泰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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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袁洪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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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捷烈士曾任河间县大队政委，是一位智勇双全的英雄，曾为抗日战争作出过
卓越贡献……”烈士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冀中烈士陵园主任于金盼联系本报记者，
希望借助媒体的力量为杨捷烈士寻找家人。

于金盼说，冀中烈士陵园安葬着500多名英烈，他们的亲属无论是河间的还是外
地的，都会前来祭奠，唯独杨捷烈士没有亲人前来。

“他们是父母、亲人永远的牵挂和思念，也许家里人多年来也在寻找烈士的下
落，希望能早日找到他的亲人。”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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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马向齐 杨金丽） 继
烈士张垣后，华北油田退休职工吴
绪久从隆昌历史上发现了另一位任
丘人高秋谷。高秋谷代理知县期
间，曾重修云峰塔，因此而留名。

吴 绪 久 是 四 川 隆 昌 县 人 ，
1972 年到华北油田，在中国石油
测井有限公司华北分公司退休。
回老家时，朋友送他一些当地的
历史资料。通过这些史料，他发
现了烈士张垣。张垣是民主爱国
人 士 ， 从 事 革 命 活 动 时 被 捕 ，
1949 年 12 月 7 日，在成都解放前
夕，被害于成都十二桥，是历史
上著名的成都十二桥 35 位烈士之
一。成都解放后，他们被安葬在
成都青羊宫烈士陵园。张垣烈士
的信息原来并不为任丘人所知，
这一发现，可谓难能可贵。

吴绪久因此而喜欢上研读史
料。前不久，在一篇文章中，他再
次发现了与隆昌有关的任丘人高秋
谷。云峰塔是隆昌城南的著名古
迹，历史悠久，闻名遐迩。清道光
年间，随着岁月和风雨的侵蚀，云
峰 塔 行 将 湮 没 。 道 光 五 年
（1825年），高秋谷担任隆昌县代理
知县，决定重修云峰塔。他组织人
员，进行设计和施工，不辞辛劳地
指挥工程。塔修到第三层，高秋谷
奉命调走了，他在隆昌的任期只有
一年左右。云峰塔后由两任代理知
县接续重建，于道光六年完工。高
秋谷又名高兰孙，直隶任邱县举
人。

吴绪久据此得知，高秋谷原来
是任丘人。他找到任丘市市志编纂
中心，经查证，清乾隆道光的《任
邱县志》记有高兰孙的名字，他还
曾担任过四川汶川知县。

吴绪久激动地说：“隆昌是我的
故乡，任丘是我工作、生活了几十
年的地方，是第二故乡。没想到历
史上，相隔万里的两个地方竟这样
渊源深厚！我还会继续研读相关史
料，争取发现更多隆昌与任丘历史
上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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